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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唱不尽“北京颂歌”

“啊，北京啊北京……”国庆节前几天，歌唱
家李光羲受邀参加一家养老机构的联欢活动，在观
众的强烈要求下，他再次引吭高唱《北京颂歌》，
台下的老人们听得心潮澎湃，有的甚至热泪盈眶。

李光羲早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唱《北京颂歌》
了。在近70年的舞台生涯里，这支歌伴随他近半
个世纪，深情早已沁入血液。而对于李光羲曾处的
那个时代而言，《北京颂歌》不仅是一首歌，这一
优美抒情的旋律带来的是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文革”十年，中国音乐事业发展遭遇波折。
转机发生在1971年。一次，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
国文艺工作者时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艺术规律。
这个指示对当时受到“文革”冲击的音乐创作领域
而言，犹如赋予了新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
颂歌》等传世之作诞生了。

《北京颂歌》曲作者之一的田光曾这样回忆这
首歌的创作过程：“1971年4月，我突然接到总政
歌舞团一位领导打来的电话，想让我给他们团里的
独唱演员写几首歌曲，并点出了几个题目，特别强
调‘歌唱北京题材的（歌曲）更为需要’。”当时词

作家洪源、作曲家傅晶同志正巧在田光家研究创作问
题，他们便商定一起合作。在两三天内，洪源写出了
歌唱北京的两首词，经过研究，最终选用了其中
一稿。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两三天
内写出这独具诗情画意的绝美词作，洪源并非依靠天
才，而是发自内心的火热真情。

早在《北京颂歌》诞生之前，作为战友文工团的
一名专业作者，洪源去天安门当过兵、站过岗。

“不是采风，就是去当一名士兵。”几十年后洪
源这样回忆那段经历，他在被派岗时还特别要求每
个哨岗的位置都要去站一站、每个时间段都体验一
下。“比如深夜里站在纪念碑下，黎明前站在金水
桥上，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不一样。”洪源说，他最
喜欢的是在日出之前在金水桥上这班岗，“最早是
洒水车过来，把长安街洒过水之后，站在金水桥上
向着东方放眼望去，真的是灿烂的朝霞升起在北
京”。伴随着朝霞的逐渐升起，耳边传来北京火车
站响起的钟声，洪源将自己对北京黎明的特别感受
都写在了日记里。

据说，洪源当时在天安门站岗时并没有想到创作
歌曲，但写过颂扬人民英雄纪念碑、五星红旗、金水
桥、天安门以及中南海的“五颂”的诗歌，这都为后
来写歌词做了积累。

“好的歌曲能够住进听众的思想与灵魂之中。”几
十年来李光羲一直坚定着这样的信念。在他看来，这
首《北京颂歌》历经岁月依旧流光溢彩，就在于它令
身处艰难中的人们相信未来，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
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忍痛割爱抹去了得意之笔

人们常说“事事开头难”，作曲似乎也不例外。
正由于这个道理，同一词可以谱出多种不同节奏、调
式和风格的曲调来，而且都有可能成为各具特色的佳
作，当然也都存在着失败的可能。《北京颂歌》的创
作构思，开头遇到的自然就是采用什么样的音乐素材
的问题。田光曾回忆，他和傅晶先是谱写出了一个四
分之三拍、圆舞曲形式的曲调，但词作者洪源觉得四
分之三拍的风格不够庄严，建议他们重新谱曲。对原
曲，作曲家们舍不得丢弃，便商定作为成品保留，由
田光将歌词谱成后来的曲调。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世界名城，
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歌颂北京就必须体现出
各族人民共同的意愿。”田光他们首先明确了一点，
即凡属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特点均应该避免，而同
时又必须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初稿写出
后，田光发现第二个乐句“升起在金色的北京”有点
西藏音调的影子，为了风格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得意
之笔，最后他也只好忍痛割爱抹去了。

据田光的子女们后来回忆介绍，当时父亲谱写出
来之后，历经一年多的广泛征求意见，进行过大大小
小很多次修改，其中还包括田光的妻子、作曲家朱霞
的修改意见。几乎每修改一次都有底稿留存，仅手稿
就一大厚本。

艺术精品都是在不断打磨中炼成的。经过反复地
征求意见和加工修改，《北京颂歌》于1972年冬季全
军分片文艺会演中获得优秀作品奖。

《北京颂歌》的旋律热情奔放、豪迈洒脱，一洗
当时口号式的歌曲模式，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之后，立即风靡全国。

首都的听觉符号

《北京颂歌》先后由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和男高
音歌唱家李光羲、李双江演唱录音，形成了一首歌曲
三个录音版本的现象，这在中国音乐界也是史无前例
的，传为了一段佳话。三位歌唱家的出色演唱使得
《北京颂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起床号吹过以后，天还黑着，在飘荡着草木和
露水香气的天空中，响起了部队广播站播出的《北京
颂歌》，我和我的战友们手里端着打饭的搪瓷碗，如
痴如醉地站在微寒的晨风中听着。”第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著名导演陈凯歌这样描述自己最初听到
《北京颂歌》时的情景。1969年春，北京生长的陈
凯歌远赴云南插队下乡，后来在当地参军入伍。在
那个特殊的年代，少年离家又背负很重政治包袱的
他，心里有着几多酸涩、几多乡愁。“炊事班的红
色炉火在远处跳动，辽阔的天际渐渐升起曙色，往
往是歌声消歇的那一刻，天色大亮，由歌声所构建
起的伟大北京才在眼前消失，我们的乡愁也随之而
去，那时会有一滴骄傲的泪水滴落眼角。”陈凯歌在
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那个特殊年代，《北京颂歌》在抒发作者民族
自豪感、表现各族人民对首都北京的向往之情的同
时，更是很多人人生路上的一抹光亮。

李光羲向记者回忆，1979年他参加中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与电影演员孙道临聊天。
孙道临说，1973年国庆节那天晚上听到李光羲唱
《北京颂歌》时，他正在农村劳动改造，大喇叭里传
出的歌声让不少人顿住。虽然广播里并没有报歌者姓
名，但孙道临他们都听出来“这是李光羲”，不少人
当时就哭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大批的干部、学者
教授、文艺工作者和我的处境一样，都在农村劳动改
造，根本不知道这一生还能不能恢复从事自己的事
业。大家突然听到我出来唱歌，就觉得肯定是我被解
放了，顿时每个人感到自己也有希望了。”忆及往
事，李光羲无限感慨。

如同天安门是北京的视觉标识一样，《北京颂
歌》无疑就是首都的听觉符号。20世纪80年代，北
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开始广播时，先播放《北京颂
歌》的旋律，然后报告电台呼号，再介绍这次的广播
节目内容，然后开始正常广播。之后，电视连续剧
《北京人在纽约》《阳光灿烂的日子》更是将之作为主
题音乐使用，让更年轻的人们知道了“灿烂的朝霞，
升起在金色的北京”的意境。2019年，《北京颂歌》
更是入选“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

半个世纪过去了，作者洪源、田光、傅晶都已不
在了。但《北京颂歌》作为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还
将会被咏唱下去。

“灿烂的朝霞 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本报记者 王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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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天津，小时候就喜欢来北京游
玩。后来在这里成名、安家。古老的文化，
我熟悉的环境，我的亲情都在这。生活、艺
术、职业，化成一回事儿了。我唱《北京颂
歌》，心里边儿自然的一种骄傲感，能唱不
好吗！”每每提及《北京颂歌》，李光羲总是
这样说。

作为一首歌唱北京的代表性作品，一度
成为张越男、李光羲和李双江三个人的共同
代表作。而这首歌的首唱者是谁？李光羲大
度地回应道：其实，这首歌真正意义上的首
唱者是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

1973年10月1日的早晨6点半，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之后，第一次播出

的，就是张越男的录音版本，李光羲的版本
则是当天在晚上全国联播中播出，“那时晚
上全国联播新闻是政治学习，全国都在收
听，所以我的版本影响就大了一点，但都是
同一天”。女声版和男声版早晚呼应，可见
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匠心以及对这首
歌的重视程度。

从出演新中国第一部外国歌剧 《茶花
女》男主角，到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 中演唱 《松花江上》；从改革开放初期
唱响《祝酒歌》，到2020年春节以九旬高龄
登上春节联欢晚会舞台，近 70 年来，李光
羲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真
正从青春唱到了白头。

出生于 1929 年的李光羲亲历过抗日战
争的烽火，“小时候在天津当了8年亡国奴。”
李光羲至今记得那种深入骨髓的“害怕”，

“哪家的孩子被日本人拉走当劳工，从来没有
回来过；得了肺病的人缺医少药，也几乎没
有能活下来的。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
识，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李光羲看来，
文艺作品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1954 年首次登台，唱了一辈子歌，当
了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73 岁退休……在
退休后的 20 年里，李光羲没有让自己停下
来，反而更忙碌了，直言“感觉比退休前
还累”。如今，92 岁的李光羲依然在舞台
上放歌。此外，他每年接到各类评选、演
出、讲座的邀约多达 300 多个，他对艺术
的热爱一如往昔，“现在
我的年龄大了，嗓音条
件不如年轻时候了，但
我每天还坚持练声，为
的 就 是 让 自 己 有 点 用 。
能 给 大 家 唱 歌 ， 我 高
兴！”

从青春唱到了白头
王慧峰


